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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寂寞梧桐锁清秋  

壹  

歧国手里拿着一枚黑子，好一会儿没有落下。  

她知道，只要她点在那个位置，父皇就必输无疑了。但父皇显然没有

意识到棋局对他不利，仍在催促她快些落子。  

歧国犹豫了一下，终于将手里的黑子点到一个不该点的地方。今晚不

知为什么，她一点儿不想赢这盘棋，或者说，她一点儿不想破坏父皇

难得的好兴致。  

棋桌两边的松枝状灯架上，玉莲花灯盏将阴影拖曳在永济皇帝的脸上，

使这张脸看起来忽明忽暗，忽悲忽喜。  

歧国心中隐隐产生了某种怪异的忧虑，似乎大殿之上空阔的、安静的

太过反常，而这种反常又让她想要立刻逃离。  

以前，她也时常与父皇对弈，可那时至少有宫女和李思中在一旁奉茶

观战。今天她只在奉旨入宫时看到李思中从大殿匆匆而出，和她迎面

走过，此后，李思中便再也没有回到宫中。她问父皇，父皇说李思中

是为他去取丹药，可能时辰差些，在等。她又问怎么不要宫女和护殿

侍卫在身边侍候，而把他们全都打发到殿外站着。父皇说他今晚只想

与女儿安安静静地、不受任何打扰地下几盘棋，身边人多了反而会让

他头脑不清楚，身体也不爽快。  

父皇的解释似乎全都言之有理，可歧国心里仍然觉得不安，这样一个

寂静的夜晚，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歧国让了父皇最关键的一步，永济皇帝赢得仍然有些勉强，不过，终

于能赢女儿，他还是显得很高兴。他把这当做好兆头。  

一年前，蒙古大军越过长城，正式向金国宣战。胡沙虎先在乌沙堡输

了一仗，术虎高琪紧接着又在野狐岭败了第二仗。乌沙堡、野狐岭可

都是金国赖以抵抗漠北军队入侵的屏障。金国曾花费大量的银两在乌

沙堡构建工事，他又派出以善战著称于朝野的胡沙虎坐镇乌沙堡。原

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蒙古军的先头部队并不强攻乌沙堡，而是以闪



电战术偷袭了乌沙堡东北方的粮库乌月营，致使胡沙虎首尾难顾，一

战而败。  

乌沙堡既失，他只能寄希望于守住野狐岭。野狐岭是金国的天然屏障，

地势险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又在野狐岭布置了三十万精

锐部队，他知道漠北军队充其量只能出动十万人马，他有这个把握，

可以让野狐岭变成蒙古人的天堑。不料他再次失算，蒙古人在野狐岭

第一次使用威力强大的西域投石机和南宋火炮，在巨大的轰鸣声中，

术虎高琪和手下将士只剩下抱头鼠窜的份儿。  

虽然如此，面对高大坚固的城池，惯于野战而且缺少攻城器械的蒙古

大军仍然显得有些无奈。他刚刚松了口气，不料契丹族将领石抹明安

阵前投敌，反带领蒙古大军接连攻克宣化、怀来，逼向中都。  

术虎高琪回京后将战败的责任全都推到了石抹明安的头上，但永济心

里明白，术虎高琪向来与石抹明安不睦，一定是他妒贤嫉能、百般刁

难，才终于将石抹明安推给了蒙古人。可是，这话他不能说，胡沙虎

和术虎高琪都握有兵权，他的江山还得靠他们支撑，如果轻易将他们

治罪，那比他们死得还快的那个人一定是他自己。  

成吉思汗在中都城下兵分三路，派三个儿子率领左路军攻打金军事重

镇西京（今大同）。出发前往西京前，胡沙虎在永济的御座前信誓旦

旦，发誓守不住西京他就提头来见，而他也确实对胡沙虎寄予了很大

的希望。  

只是，豪言壮语尚在耳边，胡沙虎却不出一个月便败回了中都。这一

次，大臣们纷纷站出来，上疏要求杀胡沙虎以谢天下。他念及当年胡

沙虎拥立之功，只将胡沙虎罢职了事。但罢免了胡沙虎于战局根本无

济于事，蒙古大军照样攻城掠地，金王朝这艘在惊涛骇浪里沉浮的巨

船更加千疮百孔，举步维艰，不得已，永济只好再次请胡沙虎出山收

拾残局，毕竟，在金朝的众多将领中，胡沙虎是最坚决的主战者，不

仅如此，他的指挥才能同样为永济所倚重。  

凭着永济对胡沙虎的了解，他以为胡沙虎对罢职一事一定会心怀不满，

他也想好了该如何安慰胡沙虎。可是他错了，胡沙虎非但没有任何怨



言地接下了圣旨，而且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胡沙虎从重掌帅印伊始，

便每日巡视城防，训练军队，大有一雪兵败之耻的劲头和热情，而这

也正是永济彻底放下心来，并在今晚终于可以唤来爱女陪他悠闲地下

一盘围棋的原因。  

歧国五岁学习下围棋，七岁以后在宫中便鲜有对手，但今天他却赢了

女儿，这难道不是一个好兆头吗？  

歧国正要收拾棋子，永济却兴致勃勃地要求：“你陪朕再下一盘吧。”  

歧国一愣，抬头望着父皇。她实在不想再下了，可是她不知道该如何

拒绝。  

永济将女儿忧郁的脸色当做她在为输棋难过，他想哄女儿开心。再说，

现在时间还早，李思中也没有回来，他想让女儿多陪自己一会儿。  

此刻，寝宫所有的灯都点着，照得整个大殿亮如白昼，可是，歧国仍

然觉得害怕，好像有什么人正躲在暗处虎视眈眈地盯着她和她的父皇。 

她本能地用眼睛四下搜寻着。  

什么也没有。  

这种感觉真是奇怪。  

“你怎么了，歧国？ ”  

歧国犹豫了一下，回答： “啊，没什么。 ”  

“朕怎么觉得你有点心不在焉啊？ ”  

“没有。 ”  

永济不再追问了。他知道，从小，歧国就不太爱说话，也不喜欢与别

的兄弟姐妹嬉戏玩耍。只要有时间，她就会捧本书来看，大家都为此

笑话她像个酸腐老学究。但永济偏偏很喜欢这个女儿，因为这个女儿

天性聪明，年方十二岁就已经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这，是最让他引

以为傲的。  

歧国慢慢地将黑白棋子重新分开，放到棋盒中。她不知道父皇为何今

晚兴致盎然，但既然父亲说了还要下一盘，她也只能相陪。  

这一盘，永济要女儿执白，他执黑。  



歧国身后的一盏莲花灯中的油芯突然发出了一阵 “吡吡卟卟 ”的声音，

火焰一时间蹿起老高，把歧国吓了一跳。  

“怎么了？ ”永济慈爱地问女儿。  

“没……没事。 ”  

“歧国，你是不是觉得哪里不舒服？如果你不想再下，父皇派人送你

回去。 ”  

“女儿没有不舒服。可能因为今晚宫里不比往常，李思中和宫女都不

在跟前，就我和父皇俩人，我有点儿不习惯。 ”  

“是这样啊。朕这就把门外的宫女们唤进来。”永济说着，回头向门外

吆喝了一声， “谁在外面？来人哪！ ”  

没有人进来，也没有人回答，歧国听到的只有风吹过窗棂的沙沙声。 

永济觉得奇怪，不由提高了嗓门： “来人哪！人都到哪儿去啦？ ”  

依然没有人进来，也没有人回答。  

永济大怒，正欲起身亲自去看，歧国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袖。  

“怎么回事，歧国？ ”  

“父皇，有人正在向这边走来。 ”歧国的手不断抖着，声音却还镇定。 

“这帮宫女，见朕不要她们伺候，就跑去偷懒。待会儿她们进来，朕

一定会让侍卫把她们拖出去痛打一顿。 ”说到这里，永济自己突然也

想到了什么。不对，不止宫女全都不见，护殿侍卫想必同样不在门外。  

这是怎么回事？  

永济到底感到了某种反常。  

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随着 “吱吜 ”一声门响，李思中肥胖的身

躯出现在门前。看到他终于回来了，永济长长地松了口气，歧国手中

的棋子却掉在了整玉雕成的棋盘上，发生了刺耳的声响。  

“你可回来了。”永济对李思中说，他俯身拾起女儿掉在棋盘上又弹落

到他脚边的一枚棋子，向女儿微微一笑。  

歧国笑不出来。父皇或许没看到，她却看得很清楚，李思中的脸上分

明闪过一丝不怀好意的狞笑。  

“是，皇上，奴才回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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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的药取回来了吗？ ”  

“取回来了，奴才手上端的就是。 ”  

“那好，你送过来吧。 ”  

“是。”李思中应着，向旁边撤开身子，让出他身后的一个人来。这个

人此时全身披挂，正不慌不忙地踱向永济。  

最初的一瞬间，永济并没有认出来人是谁。当他认出来人是谁时，他

像被雷电突然击中一样，全身瘫软，再也动弹不得了。  

来人抄着手停在永济的面前。  

胡沙虎！  

难道，他真的是被自己喂养的鹰啄瞎眼睛了吗？永济张着嘴望着胡沙

虎，悔恨犹如万箭穿心。  

胡沙虎向后挥了挥手，李思中立刻走到他身边。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

从门外蜂拥而入，将永济和歧国团团围住。  

“你，你，你们，要做什么？ ”永济结结巴巴地问，他已经被巨大的恐

惧击垮了，脸上血色全无。  

胡沙虎不急于说话，他欣赏着永济濒死的表情。  

李思中捧着托盘，稍稍向前走了一步。“皇上，让奴才伺候您服药吧。”  

“药？什么药？ ”  

“您不是一直都梦想长生，所以才紧催着奴才去给您取长生不老药吗？

现在，奴才取回来了，让奴才侍候您喝了吧。只要您喝了，就可以到

天上去了，到了天上，您可就真的长生了。 ”  

“你……”永济手脚冰凉，全身如筛糠一样不停地抖动着，已经说不出

一句完整的话了。看到他这副狼狈的样子，胡沙虎不由得哈哈大笑。 

李思中也迎合着笑起来，他的嗓音又尖又细，好像锋利的刀子在瓷碗

上划过，歧国不由自主地堵住了耳朵。  

“永济啊永济，你是不是已经被吓得尿了裤子？你该不会连个小丫头

也不如吧？ ”胡沙虎无所顾忌地嘲笑永济，直呼其名。  

“你……”  

“除了 ‘你 ’，你能不能再说几个别的字？ ”  



“胡——沙——虎！ ”  

“对，我是胡沙虎。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  

“胡沙虎，朕……朕可是待你不薄啊。 ”  

“是不薄。要不你怎么会将我罢职呢！ ”  

“那……那是群臣……群臣联名上疏，朕……朕只是将你罢职，他们，

如果朕听他们的话，你就不是被罢职……这么……这么简单。 ”  

“所以啊，你要为没听他们的话付出代价了。废话少说，念在你我君

臣一场，我就为你留个全尸，否则——”  

永济明白，胡沙虎既然有备而来，宫中内外一定都已布置好了他的人

马。明知自己在劫难逃，他只得把心一横。  

胡沙虎向李思中使了个眼色，李思中会意，双手将托盘往永济眼前一

送，近乎嘲弄地阴笑着： “皇上，让奴才最后侍候您一回吧。 ”  

“慢着。 ”永济突然说道。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奴才的吗？ ”  

“朕是皇帝，让朕换上衣服再走也不迟。 ”  

李思中看了看胡沙虎，胡沙虎略一思索，出人意料地点了下头。  

李思中去为永济取来龙袍，永济手哆嗦着，怎么也穿不上。歧国静静

地走到父皇面前，帮父皇更衣。泪水不断地流过她的面颊，但她紧咬

着牙，决不让自己哭出声。  

永济的目光落在女儿的脸上，他很后悔偏偏在今晚唤女儿来陪他下棋。

在女儿那颗小小的心灵里，是否对不幸已有预感，要不她为什么一直

显得忐忑不安呢？可是，女儿还是个小孩子，希望这帮刽子手能放女

儿一条生路才好。  

永济终于穿戴完毕。  

他挺直了身体，凛然面对李思中和胡沙虎。他一生窝囊，这一刻，他

的脸上却显示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威严。  

在他的目光逼视下，李思中居然感到有些惶恐不安。胡沙虎也稍稍收

敛起不可一世的嘴脸。  

永济将药碗取在手上。  



歧国终于哭出了声，她本能地想要夺下父皇手里的药碗，却被李思中

一脚踢翻在地。她翻滚了一下，又挣扎着站起来，此刻，她只有一个

念头，她不能让父皇喝下药酒，可是，她还没有迈出步子，一个士兵

已经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她的肩膀。  

歧国拼命扭动着小小的身躯。 “放开我！你放开我！父皇，父皇！ ”  

“歧国，女儿。 ”永济喃喃着，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胡沙虎，你要对

朕怎么样，随你吧，可歧国还是个孩子，朕求你放她一条生路。 ”  

“父皇，不要求他。女儿愿意陪您，女儿愿意。 ”  

“不，歧国，你还是个孩子，你要活着，你一定要活着。”永济怜惜地

望了女儿最后一眼，毅然决然地举起药碗，一饮而尽。  

药碗 “咣当 ”一声摔落在地，发出了碎裂的声音。  

“父皇！ ”他听到女儿凄厉的呼唤。  

一阵剧烈的腹痛使他不由自主地弯下了腰。他抬头望着胡沙虎，胡沙

虎狰狞的面容在他眼里不断变形、放大……  

他慢慢跪在地下，身体随即斜斜地倒下。在经历了灵肉分离的痛楚后，

他感到一种解脱的轻松。  

“放了歧国……”他的嘴角流出黑红色的血，拼尽全力发出微弱的声音。 

可惜，没有人听到他的话。  

李思中走到永济身边，俯身观察了他一会儿，又用脚踢了踢他的身体。

“死了。 ”他对胡沙虎说。  

歧国昏了过去。  

贰  

当歧国真正恢复意识时，仿佛才陷入了真正的梦幻当中，因为她蓦然

发现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变得陌生了。  

她熟悉的皇宫不见了，熟悉的宫女、侍卫也不见了，她醒来时正置身

于一个狭小的、散发着霉味的小房子里。她费力地睁着酸痛的眼睛四

下搜寻，却只看到矮小的房檐，斑驳的墙壁和房顶四角巨大的蜘蛛网。 

接着，她惊慌地意识到父皇不见了，毕恭毕敬跟随着父皇的大臣不见

了，甚至连母后也不见了。她的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人陪伴。她不敢相



信自己所看到的景象，以为是长时间的昏厥让她产生了幻觉。于是她

急忙闭上眼睛，定了定心神，然而，当她重新睁开眼睛时，却发现一

切依然如故。  

这么说，她真的从天堂来到了地狱？那么，她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  

父皇呢？母后呢？其他人呢？在她昏睡前后的这段日子究竟发生了

什么事？为什么她任何事都想不起来了，任何事，无论是好是坏，通

通都想不起来了？  

歧国强挣着从床上坐了起来，此时，她不能强迫自己去想事情，她只

有一个感觉，就是渴。她觉得自己渴得要命，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一样，她很想喊人给她倒些水来，可她试着发出的声音太喑哑太微弱

了，她知道即便她喊了，也不会有人听到。她的目光落在屋子中间一

个碰一下可能就会散架的桌子上，看到那上面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

壶。  

她要喝水，她必须喝水，否则，她一定会死。  

歧国试着将两只脚放在地上，刚刚站起来又软软地跌了下去，床板很

硬，上面没铺任何东西，她身体一动就吱吜作响，幸亏哪个好心人在

她的身上加了一层薄薄的草帘，这一跌她倒在了草帘上，她不觉得疼，

只觉得累。  

水……不行，她必须要喝到水，她一定要喝水。歧国再试了一次，这

一次，她终于站了起来。  

她强迫自己挪动着虚飘的双腿，像踩在云朵里，摇摇晃晃地挪到桌前。

她从桌子上拿起壶，不管不顾地将里面的液体倾倒在自己的嘴里。液

体有一种奇怪的酸腐味道，以前，歧国从来不知道水有这样的味道，

当她不再像最初那样焦渴难耐时，她便产生了想要呕吐的感觉。  

“公主。”歧国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哽咽地呼唤她，她抬起头来，发

现不知何时奶娘进来了，正端着一碗上面漂着几叶青菜的面汤站在她

面前，一张凄惶的脸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泪水。  

看到奶娘，歧国突然想起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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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一切。摔落在父皇脚下的药碗，胡沙虎冷酷的脸，李思中阴险

的笑，父皇嘴角的血，还有她的昏厥。当她终于苏醒时，她在自己的

卧房里看到母后就跪在外面的地上，七尺白绫抛在母后的面前，母后

不做任何辩解，不做任何求饶，静静地站起身来，最后一次将忧伤的

目光投向站在窗前的她……  

她甚至还记得，她本能地想冲过去保护母亲，想喊，却被奶娘惊慌地

捂住了嘴，用力地抱在怀中。她看到奶娘惊恐的脸，也看到母后从容

地走向父皇被毒死的殿阁，随后，她再次陷入了更加长久的昏迷。  

哦，明白了，原来……原来他们，她的父皇和母后，这两位她最亲的

人，都已经离她而去了，而她却活了下来。她为什么要活下来？她为

什么要醒过来？  

“公主，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奶娘的声音黏黏稠稠的，仿佛被淹没

在泪水中。歧国很想回应一声，张了张嘴，却没能发出声来。  

奶娘半是伤感半是爱怜地看着歧国将手里的水壶放回到桌上。这原本

是她昨晚给歧国喂过水后剩下的半壶冷茶，前两天，她一再恳求负责

看守冷宫的官员，说尽了好话才总算弄到一小包隔年的陈茶，这里的

井水有一股奇怪的、略带腥臭的味道，如果不放点茶叶，更令人难以

下咽。可是，即便如此，她又怎能想象得出，她那自小喝着最洁净、

最甘甜的泉水长大的公主，会一口气将半壶这样的冷 “茶 ”喝光？  

“公主，来，趁热把这碗面吃了吧，这是奶娘刚给你做的，你一定要

吃完。你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奶娘有种预感，觉得你今天会醒，今

天一定会醒。快来吃掉它，你一定很饿了。 ”  

奶娘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一边将碗筷放在歧国的面前，当她还是一

个孩子一样，亲手将她安顿在桌前唯一的一个圆凳上。  

歧国仍然没有说话，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以前，她无论吃什么样的山

珍海味都味同嚼蜡，而这一碗面却让她纳闷，人间居然还有如此美味。 

奶娘看着她，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滚落下来。  

她的宝贝孩子！她一直觉得歧国就是她的女儿，从她把她抱在怀里给

她喂奶的那一刻起，歧国就成了她的女儿。她在她身上寄托了多少爱



与希望！她从来不敢想象，从小到大，歧国何曾喝过这样的 “茶 ”，吃

过这样简陋的饭食？可是她现在却吃得津津有味。天哪，天哪，你为

什么要这样惩罚一个无辜的孩子！  

歧国喝光了最后一滴面汤，仍然感觉自己没有吃饱。她可怜巴巴地舔

着嘴唇，看了奶娘一眼。奶娘的眼里闪动着怜惜的泪光，这泪光告诉

她一件事，她不可能再有东西吃了。  

不可能再有东西吃了，看来，她真的沦落到了一个比奴婢还要糟糕的

悲惨境地。  

这会不会只是她的一场梦呢？  

“公主，你这会儿感觉好些了吗？ ”奶娘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掉泪。泪

水蜇红了她原本姣好、现在却明显苍老的脸。  

面前的奶娘，让歧国觉得很陌生，又觉得很亲切。在这冷酷的世界，

如今或许只有她还肯陪伴在她身边，与她相依为命。  

“奶娘。 ”这还是自出事以来歧国第一次开口说话。  

“公主，奶娘知道，你一定还很饿是吧？奶娘去给你弄点，不，做点

别的东西来吃。你乖乖地回到床上，等着奶娘。好吗？ ”  

“我不饿。奶娘，你吃过了吗？ ”这种话，以前歧国是万万不会问的。

在她的概念里，贫穷与饥饿只是文人的描述。可是，她此时即使没有

体会到贫穷，也第一次体会到了饥饿。  

奶娘回说她不饿，抹着眼泪拿起空碗出去了。可怜的奶娘一心想着应

该弄些什么东西来给她的宝贝孩子吃，竟忘了把歧国扶回床上。  

歧国继续坐在桌旁的凳子上，她喝了 “茶 ”，喝了面汤，身上有了一些

力气，她觉得自己该好好想想，即使不想将来，也该想想现在。奇怪

的是，她努力想着，大脑里偏偏一片空白，她什么事情都想不起来。 

歧国呆呆地坐着，坐了很久，当屋中的光线一点点暗淡下来时，她才

意识到奶娘说要给她弄些东西来吃，却走得未免太久了。难道，难道

是奶娘出事了？胡沙虎的人又杀害了奶娘？不，不可以！如果奶娘也

不在了，她一个人无论如何活不下去。她得去找奶娘，她一定要把奶

娘找回来。  



歧国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血似乎从她头部流空了，她的眼前一片漆黑。 

她用力撑住桌子，倔强地不让自己倒下去，这应该是许多年来她第一

次痛恨自己的软弱无力。  

好一会儿，她的眼睛才终于能够看清东西了，她立刻向门外走去。她

的脚步依然虚飘不定，身体也一直在发抖，但此刻希望立刻见到奶娘

的愿望压倒了一切，她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找到奶娘。  

过去，奶娘一直在她身边照顾着她，惯宠着她，她却一点没觉得奶娘

对她而言有多么重要，小时候使性子还曾呵斥过奶娘，她想这真是报

应，或许正是因为她如此冷漠才会在失去父母之后又失去奶娘。  

歧国感觉自己走了很久还没有走到门口，这时，门开了，奶娘手里捧

着刚才给她盛面汤的碗回来了，碗里放着两块烤得焦黄诱人却小得可

怜的红薯。奶娘的眼睛似乎比她那会儿出去时还要红肿，她端着碗的

手也似乎有些肿胀。烤红薯的香气冲进歧国的鼻孔，引得歧国连连咽

了几口从胃里翻上来的酸水，现在别说是这样的两个小红薯，就是一

盆比这多十倍的红薯她感觉自己也能吞下去。  

“公主，你怎么起来了？ ”奶娘上前握住了歧国的手，小心地扶着她回

到桌边坐下，又小心地将红薯放在她的面前。  

“公主，你这会儿身子还虚，怎么能到处走动呢？也怨奶娘，出去的

时间太长了，你一定等不及了。来，听话，快把这两个烤红薯吃了，

吃完了好好睡一觉，奶娘保你明天就又成了以前那个琴弹得最好、棋

下得最好、无人能比的小公主了。 ”奶娘故意用轻松的口吻说着话，

却掩不住眼中深刻的担忧。  

在这郊外幽僻的冷宫，胡沙虎大概存心要她们，尤其要歧国公主自生

自灭，今天，她受尽了奉命看守冷宫的士兵的羞辱才勉强给公主弄了

两顿饭吃，明天，她不知道她们的食物在哪里。  

歧国并没有注意到奶娘沉重的眼色，她亟不可待地拿起了一个红薯塞

进嘴里。她咬了一口，又停下来，眼睛望着奶娘。  

“怎么啦，公主？是不是烤红薯不好吃？ ”  

歧国摇摇头，拿起另一个红薯放在奶娘的手上： “这个，你吃。 ”  



奶娘鼻子一酸，眼泪差一点又要掉下来，她掩饰地用手拢了一下头发，

将红薯重新放回到碗里。  

她很欣慰，尽管她已经一整天没有吃过一口东西了，她仍然觉得欣慰，

她没有看错，歧国虽然自幼性情孤傲、少言寡语，却是个难得的心地

善良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值得她用生命去保护。  

奶娘将红薯放回在歧国的碗里。 “你吃吧，奶娘吃过了。 ”  

“奶娘。 ”  

“什么？ ”  

“如果咱们只有这么一点点东西吃，奶娘你又怎么可能吃过呢？ ”  

奶娘语塞。  

“奶娘，你一定要吃。如果你倒下了，我怎么办？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不能倒下，知道吗？我要你在我身边，永远与我在一起，万一你不

能照顾我了，我一定会坚持不下去的。 ”  

奶娘吃惊地望着她的宝贝孩子。这番话出自歧国之口，真的让她觉得

着实不易。歧国是那种任何话都会放在肚子里的孩子，天生的禀性，

良好的教育，宫廷的束缚，都使她养成了不肯多说一句话的习惯，她

对人彬彬有礼，喜怒不形于色，但是你永远看不到她的内心，永远无

法了解她，走近她。平素她谨言慎行，看似柔弱无比，别说是惊涛骇

浪，就是一阵风吹来，对她而言也可能成为致命的伤害，奶娘从来就

不敢设想她竟能承受得住这种灾难。  

在歧国昏迷不醒的那几天里，奶娘虽然尽力强迫自己不去深想，暗地

里其实一直是在担着这份心的。然而，直到这一刻，奶娘才意识到，

隐藏在歧国柔弱的背后，是一种出人意料的坚韧顽强。  

也许是仇恨让她选择了坚强，也许是求生的意志让她选择了坚强，但

不管是哪一样，只要她变得坚强，她就一定能够活下去。  

太好了，无论如何，奶娘最大的愿望就是她的宝贝孩子能够活下去。 

奶娘在进宫前失去了自己的亲骨肉，从那时起，歧国就成了她唯一的

孩子，唯一的寄托。  



歧国将红薯放在奶娘的手上，她在宫里度过了十五个春秋，这是她第

一次表露出对奶娘的关切，也是她第一次将自己从高高在上的公主还

原成了需要爱也愿意付出爱的普通女孩。  

尽管心里万分舍不得这来之不易的食物，奶娘还是将这个红薯吃了下

去。歧国说得对，在她与她可怜的孩子相依为命的这段岁月里，她绝

不能轻易倒下。  

叁  

歧国直到半个月后才终于走出小屋，当她看到荒凉的、破败的院落时，

并没有感到任何惊诧。  

偌大的内院里许多屋子都处于半坍塌状态，只有她和奶娘住的房子还

勉强可以遮风挡雨。  

对于这座院落，宫廷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言。据说，这

座院落原是前朝一位皇亲国戚的府邸，后来，金朝的海陵帝喜爱这座

府邸的幽静，遂将它改为自己的离宫。海陵帝经常会带着自己宠爱的

妃子来这里小住。  

一天，海陵帝在酒后因为与宠妃发生了一些口角，一时怒火攻心竟将

宠妃掐死，弃于后花园的水井里，此后，他便命人封闭了离宫。世宗

时曾想将这处宅院赐给皇族，但其时市井已开始风传这处宅院的后花

园闹鬼，住在附近的人们夜半时分走过后墙的小路时，经常会听到女

人的哭声，因此谁也不肯入住。不得已，世宗便想了个办法，将宫中

失宠的嫔妃送到此处，责令她们思过。  

世宗朝、章宗朝都有嫔妃被送到这里，奇怪的是，这些嫔妃住不多久

不是疯掉就是死去，这样一来，就更没人愿意接近这个可怕的、不祥

的地方，更别说还要住在里面与一个又一个冤死的鬼魂相伴。  

歧国对所有这些事一无所知，如果她知道，或许她就能理解，为什么

那些被迫待在外院看守她与奶娘的士兵们会那么厌恶这里，连带着厌

恶她和奶娘。这些士兵恨不得她与奶娘赶紧死掉，他们也好早些离开

这个鬼地方。  



歧国被阳光晃到了眼睛，她的心里却觉得亮堂了许多。她还活着，而

且还能看到阳光，呼吸到屋外的空气，这一切都是奶娘的功劳。  

歧国看到院中的左侧有几根木桩，她走过去坐下来，她的身体还有些

虚弱，她想略略休息一下再去找奶娘。  

这段日子以来，奶娘每天都是早早地就出门去，晚上很晚才能回来。

奶娘从不告诉她自己去了哪里，但每天晚上奶娘回来的时候都会给她

带回一包吃的东西，有饼子、窝头、红薯，甚至还有面瓜，而且分量

都比她们在小屋的第一天时要多许多，她吃不完，奶娘就会收起来，

嘱咐她第二天白天把它们吃掉。  

事实上每到白天，奶娘都不在她身边。  

她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因为即便奶娘极力掩饰，她仍发现奶娘每次

回来都疲惫异常，可无论她如何追问，奶娘就是不肯告诉她自己去了

哪里，做些什么。歧国决定自己去解开这个秘密，这不是因为怀疑，

而是因为关心。  

歧国用双脚使劲踩在地上，踩了好一会儿，感到双腿有了些力气，才

起身向院外走去。  

从内院到外院有一段距离要走，她其实并不知道奶娘去了哪里，她只

是凭着感觉向有门有院有房子的地方走，她心里想的是，只要在路上

碰上人，不管是什么人，她都可以询问一下奶娘去了哪里。  

果真如她所愿，她在走进第二道只剩下半边门框的院门时迎面遇上一

个士兵，士兵的岁数不大，看起来与她的年龄相仿。这让她心里宽慰

了许多，遇上一个男孩子，总比遇上其他的人要好。她迎着士兵问道：

“请问，你是这里的人吗？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主动与陌生人说话。  

年轻士兵惊讶地看着她，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奇特的恐惧。  

“你……你，”年轻士兵嗫嚅着，大概看出歧国并没有任何恶意，方才

鼓足勇气问道： “你，你从哪里来？ ”  

“我住在里院。 ”  

“公主？ ”年轻士兵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歧国默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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